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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时，常以为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是相遇。中年
后才发现，人生最难得的是重逢。茫茫人海，人与人之间
的相遇与重逢，充满了因缘际会。没有经历过刻骨铭心
的爱而不得的人，是很难听懂《花妖》的；能读懂“三生石”
故事的人，慧根而外，亦具性情。

《花妖》中男女主人公心中有爱，却于投生人世时三
世不遇，其爱而不得、寻而不遇的凄美故事，令人哀婉心
痛、唏嘘不已。整个故事以女主人公的视角展开，采取了
倒叙的叙事策略。歌词中的“钱塘”“临安”“泉亭”“杭城”

“余杭”均指今杭州，却处于秦汉、南宋、新莽、隋唐、夏商
等不同历史时空中。“我”望得见你的“形”，却追不上“你”
的影，三世不遇后遂不再辗转追求，索性化作年轮上的一
滴眼泪，等“你”再度为人时心有灵犀——“你”“我”若有
缘分，“你”必能从风中残留的胭脂味中感知到“我”的存
在与等待。

“寻差了罗盘经”中的一个“差”字，看似轻描淡写，却
充满了无尽的沉重，这一“差”就是因缘际会，使二人虽跨
越千年而再难相逢。此处的“差”虽多半是无心之失，不
似陆游《钗头凤》中“东风恶，欢情薄”的有意，却一样地令
人感到窒息的压抑。“我”爱“你”，却爱而不得、寻而不遇，
于是“我”选择了守望、选择了期许。“江畔”“月光”“汪洋”

“树”“白头”“纸鸢”“风灯”“流沙”“车辙”“倦鸟”“枯黄”，
都是美得让人心痛的意象——“我”对“你”的爱虽不炽
热，但洋洋洒洒、纯洁无瑕、无处不及；天边的纸鸢无论如
何努力，总追不上夕阳，但还是保持着倔强，正如那一盏
回首道别夤夜的风灯，明知道晨曦将至，也要坚持到油尽
灯枯；时间之树日益挺拔，而“我”亦在等待中头发花白、
终老不悔；尘世太苦，“我”不愿意你承受太多的颠沛流
离，故而即使仅能化作一粒可以减轻“你”颠簸的流沙亦
心甘情愿……爱是神圣的，也是不计回报的，如果真有最
高的不涉及利害和逻辑的情感判断的美，那一定是在真
爱当中。

缘起缘灭，因缘际会，让人明白尘世的无常。《花妖》
歌词中的三世不遇让人痛惜慨叹，“三生石”故事中的三
次相遇，无论长短，则多少给尘世中人以温暖。

在万州和杭州，均广泛流传着“三生石”的故事，该故
事最早见于唐袁郊所著《甘泽谣》。圆观是大历末年洛阳
惠林寺僧人，与公卿之子李源友善。二人相约游蜀州，圆
观欲游长安、出斜谷，李源欲上荆州、三峡。二人相争不
下，圆观遂依李源。行至南浦（今万州），见数妇人负瓮而
汲，圆观泣曰：“某不欲至此，恐见其妇人也。”原来其中有
王姓孕妇三年未生，以待圆观转世。圆观知命不可违，请
李源念咒助妇人速生，并告知自己死后可葬于山下，待

“洗三”之日往访，婴儿相识一笑即为相认；此后十二年中
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还可再见。李源三日后往视新儿，
婴儿果然会心一笑。后十二年，李源赴杭州之约，当时天
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清明，忽闻葛洪川畔有牧童乘牛扣角
歌《竹枝词》，至寺前方知是为圆观。李源上前参拜说：

“观公健否？”圆观道：“真信士！与公殊途，慎勿相近。俗
缘未尽，但愿勤修不堕，即遂相见。”李源无话，望之潸然，
圆观唱《竹枝词》而去。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旧精
魂，赏风吟月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常
存。”寺前又歌曰：“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
吴越山川游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此后三年，李源官拜
谏议大夫，又一年后去世。宋代以降，李昉等人编纂的
《太平广记》和苏轼的《僧圆泽传》等均对此故事有所演
绎。但无论做何改造与发挥，“三生石”的故事内核均为
人与人之间的聚散、缘分。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人们常常谈及缘分与命
运。在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河里，缘分与命运，不是“常”，
是“变”。“三世不遇”与“三生有幸”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
生际遇，有遗憾，也有美好，但无论有缘或无缘、相遇或不
遇，这都是人生旅途中将要遭遇的一部分。对于缘分，真
正的智慧，不仅在于达观与淡然，也在于诸般经历中领悟

生 活 的 真
谛，学会理
解自己和世界，学
会爱和珍惜，学会
懂得和宽容。

每个人的生命轨迹都是独一无二的。
有些人会为难得的相遇而庆幸，有一
些人在不遇中汲取力量。红尘中的
我们，无论遇或不遇，我们都要心中
有爱、眼中有光，不遇时勤加修持、
静待因缘，遇到时爱得干净、勇敢、执
着，正如席慕蓉《一棵开花的树》中所
说：“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
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
年/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
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
的渴盼……”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一
一个春末，我从小南海徒步去石场。这是少年时期

走过的路，半个多世纪过去，虽年已花甲，再次行走，忽
觉双腿强劲。满眼尖利的道砟，不紧不慢的步履，很快
就走拢金家岩隧道，穿过这里，就可看见石场车站。隧
道的那端，能看见光亮，快行七八分钟就能通过。虽然
车少无人把守，虽是独自一人，更应慎独守规：禁止行人
通过。

从隧道口下来，沿临江一侧前行。这里是小南海水泥
厂的生活区，一问，此路可以去石场。路宽且平顺，一会就
走至一处山洞前，抬眼一望，“金家岩”三字依稀可识。愣

了半分钟，忽然醒悟，这山洞即是老金家岩隧道。50多
年前，我们三个少年举着火把，多次走过这个长隧

道。顿然便有了感叹，昔年的情景，就像隧道一端
的亮光，映于眼前：铁道下方的激流，江岸斜坡上

的工棚，空地上的煤灶，一口大铁锅……
我在隧道口的石凳小憩后，再次走入山

洞，也不觉漆黑，也不感悠长。再走上铁
道，就远远看见石场车站了。

成渝铁路设这个四等小站，全是因
了这里满山的石头，与一群开采石头的
汉子。石头切割为道砟，填充在钢轨
与枕木之间，列车就少了些颠簸。汉
子们则来自四面八方，从脸朝黄土到
手搬尖石，从满腹经纶到借酒浇愁
……无论何方人士，在这开采石头
的山上，吃喝拉撒都一样。所以，
一列火车的短暂停靠，便成了通

向外部世界的窗口，成为朝夕
之间的一抹亮色。

我 少 年 时 期 来 这
里，并未注意那满山

的石头。我与这些
汉子一样，都为生
存而来。

二
抵达石场车站后，追着列车朝前徒步一段，沿江岸至

出站信号机旁，便进入川江流经重庆之前最险峻的猫儿峡
（古称大茅峡）。它与铜锣峡、明月峡并称“巴渝小三峡”。
猫儿峡从上游的石盘至下游的白沙沱，全长约3公里。北
岸是壁立千仞的金剑山；南岸则是怪石横江，远望如一
层层堆积的书本，雅称“万卷书”。清人乘船而过留诗
曰：“山容留禹凿，峡意仿夔门。”感叹这江畔的山崖，犹
如大禹留下的鬼斧神工之作。成渝铁路即沿猫儿峡北
岸蜿蜒前行，至猫儿峡最险峻之处，进入王爷庙隧道。

每逢乘车经过这里，我都要小心翼翼伸头到窗外。朝
下看，是汹涌的漩涡激流，江水拍岸，声如鼓擂；往上瞧，是
刀削斧砍的绝壁，瀑布一样，从天际垂挂至江水里。

激流之上，绝壁之间，昔年的筑路人，是怎样艰难地
在这猫儿峡岸边凿洞开路啊？我虽无影像图片，此刻站
立于江畔，仰望这悬崖峭壁，却清楚听见，当年的钢钎铁
锤碰撞的声响。我虽未寻到与他们相关的史料，却分明
看见，他们如猴儿一般，悬挂于绝壁间的身影。

猫儿峡临江的山间，还有一座年代久远的桥，是成
渝铁路的一段情缘。这座桥始建于1938年，1941年因抗
战而全线停工，1950年又因成渝铁路而续建。这座筑有
12孔洞、13个桥墩的石桥，因附近的白塔煤场而称之“煤
窑桥”。猫儿峡地势险要又狭窄，为扩宽路基，方便铺设
钢轨，煤窑桥即运势而出，引入成渝铁路。

1952年国庆，国家邮政总局发行一套4枚的“伟大的
祖国——建设”特种邮票，成渝铁路位列其中。著名邮票
设计家孙传哲便以煤窑桥为原型，创作了邮票的原画稿。
红色为底的画面上，冒着白烟的蒸汽火车，在依山而建的
十二孔桥上疾驰，一眼望见，气势巍峨。邮票又经著名雕
刻师孔绍慧精心雕刻，发行后深得集邮爱好者的喜爱。

1987年，煤窑桥因地处高山陡坡，弯道半径大，不适
于电气化改造后的提速而弃用。成渝铁路的一段新线，
从猫儿峡背面山体打通汤家坨隧道，而改道行驶。蒸汽
火车从煤窑桥上呼啸而过的场景，即成追忆。

如今的煤窑桥，虽野草长满桥墩，但桥体保存完整，
不时也见村民自桥上经过。他们走过的不只是一座老
桥，也是一处挂牌的文物。

三
1981年，我家居铁路三村的平房，相邻的一家，男主

人姓周名代清。周叔叔个矮而胖，红光满面，精气神俱
佳。他原本是修路的民工，因为有些文化，就留在了铁
路。有一个星期日，周家屋里忽然传出广播声，音量之响，
令四周邻里不得不听。震响的不是迪斯科音乐，是一个人
的高声讲话，这位讲话者正是周叔叔。那一句“采石场的
全体职工……”让1979年入路的我，知道了这个站段单

位，知道周叔叔是这里的工会主席。
周叔叔是个耿直人，这样才能与工人

们相处融洽。他当年之所以播放自己的
讲话，自然是为炫耀，让邻里欣赏他的口
才。周叔叔又是一个活跃的人，最适宜
搞工会工作。工友们喊他“周春天”，是
对其抓好工会娱乐的褒扬。譬如带领
工友修建灯光球场，让荷尔蒙饱胀的
青工可在夜晚横冲直闯。那满是石
头的山上，那简陋的宿舍里，其实不
乏喜爱琴棋书画的人，无需动员，
只要情真意达，枯燥乏味的日子，
也可以一幕幕地自娱自乐。

我有些惊讶，采石的山上，还
有一所铁路子弟小学、一所重钢
的小学，两个单位的孩子都在一
块上学。因为给学生做体检，我
1992年来此大半日。

这采石的山上，曾设立有铁
路卫生所，可以医治小伤小病。
因为鼎盛时期有近2000职工家属
在此工作生活。采石场还与巴县
农垦局的果园、农场连成一片，在
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里，这猫儿
峡到蜂窝坝村的山区，曾一度成为
一个热闹又独立的栖息地。

采石场盛产的道砟，一车一车
拉走，填充于千里万里的钢轨与枕
木间。就像铁路沿线的守护人，走
了一茬又来一拨，一辈子寻走一段
路，站立在一个地方，看着一处坡崖，
守住一个路口……枕木的负重与道
砟的坚实，极像铁路人的一种精神。

谁知道呢？火车一提速，这石
灰石的道砟，竟然跟不上奔跑的节
奏。要替换为花岗石的道砟。这
开采了几十年的石山，一下便低垂
了头颅，拱手服输。

我一脸热汗走到石场车站，值
班员拿来椅子喊我坐下。站台对
面是一长溜倾倒石砟的滑槽，像
一张张凝重的面孔。刚巧一列绿
皮客车通过，车轮与钢轨的震动，
让那些面孔有些许的抽搐。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三世不遇与三生有幸 □董运生

采石的场 □阿坚


